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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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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雨后，夕阳的余晖，洒在
关中大地上， 原野泛起阵阵绿色
涟漪，在天空橙光濡染下，仿佛一
幅色调凝重的油画。 远远近近的
庄稼地和荒草簇拥的土路， 迎着
炫目的落日，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有一大片乌云似的果林被金色的
晚霞照得光怪陆离， 烟雾裹着霞
光， 腾起淡青色的云霓， 变幻多
姿，恬静自然。

我走在不算太高但被刺槐、

柳树以及杂草渲染得绿意盎然的
渭河大堤上，夕阳染红了大半个
天空，一群蜻蜓在头顶盘旋，舞
姿翩跹； 橘红色的云彩镶上了
金色的亮边， 一片浩瀚的芦苇
被涂上了耀眼的色彩， 诡异而神
秘。

抬头看西天， 夕阳已经失去
了耀眼的光芒，变得柔和亲切。青
黛的山脊上，一轮血红的落日，正
在徐徐下坠。 天空的云朵色彩变
化极多，一会儿百合色，一会儿金
黄色，一会儿半红半黄，一会儿半
灰半红，眨眼的功夫，忽而又变成
紫檀色的了，真是色彩缤纷，变幻

无穷。

凭河临风，放眼望去，可以看
见渭河北岸旁和河心滩地里的丛
丛玉米， 扁长的叶子在晚霞中早
已分辨不出那红黄相间的成熟色
彩。大豆秧喜形于色，扭动婀娜的
腰身， 高举肥胖的豆荚， 摇头晃
脑。同样结满果实的花生秧，有些
腼腆地低头不语。

渭河波光艳影，流金溢彩，缓
缓流淌的水面，碎金点点，浮移不
定，涟漪层层，微微平静，像一条
宽窄不均的彩色地毯。 平日里裸
露在河滩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也
变得珠光宝气起来，煞是好看。飞
掠过树梢的鸟儿，“啾啾”鸣叫，呼
唤自己的伙伴归巢， 那轻灵的羽
翼也被镀上了金色。

干了一天农活的乡亲们扛起
农具，走在田埂上，露出惬意的微
笑。晚风徐徐吹来，轻轻吻过淘气
的孩子们的额头， 甜蜜中透着温
馨。玉米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动，

似舒缓轻松的音乐， 迎来送往暮
归的人群。

晚霞中的村庄， 呈现出一幅

鲜活、淳朴的画卷：村头，老人们
聚在一起，抽着呛人的旱烟，话语
农事，闲谈聊天。 大皂荚树下，一
群孩童追逐、嬉戏，撒下串串欢乐
的笑声。地里干活或外出做工，劳
累一天的男人们， 此刻也都放松
了， 趿拉拖鞋， 扎堆天南地北神
聊。

女人们屋前屋后、忙里忙外，

时不时还要对疯耍的孩子一番斥
责，偶尔也骂骂懒惰的男人。炊烟
升起来了， 最后一缕霞光渐渐隐
去，整个村庄被暮霭笼罩，晚霞的

光芒愈来愈淡， 饭菜的香味在农
家小院里飘散， 也在村庄的大街
小巷游荡。

我的老母亲， 坐在核桃树下
的竹椅上， 与隔壁两邻的婶婶们
拉家常。 老母亲难得这样轻闲自
得，她老了，已是八十岁的人了，

还在为儿女孙辈想这想那， 母爱
如山，母爱如水，母爱如佛，老母
亲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晚年了。

看着老母亲轻松愉快的样
子，我有些释然。 老母亲安好，便
是我的晴天。

南湖头条南湖头条 马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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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冬之际， 我在马路的
推车上买了一盆菊花。 细小的叶
子，精致的翡翠绿，连花朵都是那
样的祖母绿，我惊叹于它的奇色，

问卖花的， 你的菊花怎么还有这
种颜色的，他说，这有啥奇怪的，就
允许菊花只有白色黄色紫色吗，我
明白了，世界上有那个词，叫见怪
不怪，也懒得再刨根问底，我想，

这种花自然有她的奇妙之处吧，

谁叫我也是一个遇顽的主儿！

买回来，放到阳台一个阳光普
照的地方，老公就跑过来：你这是
啥菊花，怎么绿色的！ 气得我半天
无语，我想，让他嘲讽吧，我的花
儿你一定要争气啊！ 不争气的是，

里面就有一朵将要凋谢， 无精打
采的耷拉着脑袋， 我找了根线把

它绑好，再浇水，松土，拭目以待。

有人说，花儿是娇贵的，我相
信， 我以前养的一盆茉莉开过了
一个季节就枯萎了， 以后不管我
怎么伺候也活不过来了， 害得我
差点感时花溅泪。 后来捡好养的
养，仙人掌！ 我这盆仙人掌倒是争
气，去年夏天买的，虽然我几次铲
除了它多余的部分， 还是长势很
旺盛， 上面的部分像冲天炮一样
生长， 后来没办法就每次都从根
部下手，把多余的根部削掉，再植
入盆里， 想不到人家照样生生不
息，形成了三掌合开的局面，我就
想， 这是代表我们一家三口欢喜
快乐的意思吧， 所以格外喜爱这
盆花，命名掌上明珠。

野菊花，一点都没有我想象的
那么坚强，到了冬天，所有的花都
经不住严寒， 她也随着慢慢萎缩
了，我问了懂花的人，说，你把花
头掐了，放到室温适宜的地方，或
许还有救，我照办了，被摘去花头
的枝桠显得有些突兀， 不怎么雅
观，也就没有心思再去管她了。

一个寒冬过去了，下了两场大
雪。 我的野菊花，还是生死未卜。

有一天我爸来我这里， 看我过得
太邋遢，要帮我收拾屋子，他将我
那盆野菊花放在窗台上晒太阳，

晚上我还是搬回来随手放到卫生
间里， 不知道是那天接受了暖阳
的问候还是卫生间的温度和温度
适宜，难道是浴霸的功劳？ 总之，

我的野菊花出现了奇迹： 我发现
它的枝干顶端开始吐绿发芽，以
前枯黄的叶子变成嫩绿的新叶
了， 虽然不是全部， 只是那么几
株，但是也叫我欣喜若狂，我的野
菊花，你真的叫我欢喜叫我忧！

世间也许就有这种东西，在
你殷殷期望的时候， 它总是不争
气， 甚至叫你失望， 气得想扔掉
它，诅咒它生命力的如此脆弱，但
是就在你决定抛弃它的时候，它
却以神奇般的力量复苏， 并以无
限的潜力回报你，所以，我开始相
信冥冥之中或许顺其自然才是最
好的，只要付出努力，花开花落自
由期，何必悲天悯人，自艾自叹！

生命的模样

诗品时空

樊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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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和繁华过后沉寂悄然而至
不再蜷曲于安乐窝
翅膀蓄满力量
等待一场华美的飞翔

风雨吹打着尚未平静的心
每一次举望
都是一回艰难的守候
守候的是一个真实的灵魂

两种声音的较量
理性与情感的撕扯
在争斗中
被拉拽得如此之痛

安逸与挑战
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当身躯慵懒地贪恋
富贵之乡的温柔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一个自由的灵魂
属于蓝天的空旷白云的飘逸
涓涓溪流的轻唱
还有那
四季沐歌的荡漾这便是心的

净化灵的升华
这便是
生命的本来模样

凤仙花

花语人生

潘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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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见到这种花时， 我怎么也
不会相信老家随处可见的指甲
花，竟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凤仙
花。 谁起的名字，这么好听？ 可能
是深闺里的妖红， 也可能是哪个
风流雅士，那么的柔软和温婉，把
个给点水土就能活， 见到阳光就
能长的普通花草， 出落得如此的
小家碧玉， 青莲柔柔， 竟带着碎
步，曼妙地步入你的视野。

其实， 迷人的凤仙花还有很
多好听的名字，透骨草、金凤花、

洒金花、芰芰草、指甲花、急性子、

海纳花， 这是乡下最普通不过的
花， 确因了一个凄美的传说而让
凤仙花名扬四海。

大自然里， 凤仙花是手执折
扇的公子，抑或步态轻盈的女子，

总是那么幽静，质朴而绚丽，娇羞
的身姿里，花朵藏在叶茎底部，或
嫣红，或粉白，总是无声地、热烈

地开着，平静而自然，它从不炫耀
惊艳的红，也不张扬逼人的香，安
静得如地上的草，田边的野花，彼
此呼应，彼此共生。

很多时候， 凤仙花都是乡下
人自己种下的，成片成片地生长，

也不择地，很容易成活，春天，只
要在野地里浅浅地埋下种子，花
就会悄然长成， 生机勃勃地向上
生长，热闹的样子让你眼馋。

我想， 人们之所以叫它凤仙
花，除了民间的传说，可能是基于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的缘由，她
们叽叽喳喳地， 纤指捻过片片花
儿， 采下绿叶里红的、 粉的心尖
儿， 放在温暖的手心里， 一齐揉
碎，把汁涂在指甲上，然后用布把
手指裹起来， 第二天便可拥有一
副漂亮的红指甲。 现在想起来，乡
下的指甲花真是纯天然的美甲，

比起今天美甲店里的美甲来简直
是一种恩赐，大自然的恩赐，少了
刻意和淡薄。

老人们讲，凤仙花种、凤仙花
的籽就是农家称的急性子， 凤仙
花的茎就是民间的流行的透骨
草， 都是上好的药材， 有活血化
瘀、利尿解毒、通经透骨之功效。

小时候， 大人们经常采鲜草捣烂
外敷，为我们治疗疮疖肿疼、毒虫
咬伤，这些土法治这些病很管用。

乡医也会取其种子制作解毒药，

进行通经、催产、祛痰、消积块，很
受乡亲们的青睐。 “ 洞箫一曲是
谁家，河汉西流月半斜。 俗染纤纤
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花。 ”讲的
就是老人用凤仙花做草药的场
景。

说来也奇怪， 离开家乡的这
些年，家乡的变化，却让儿时随处
可见的凤仙花也变得珍贵了，偌
大的乡下，竟很难觅得它的芳踪，

如果你很在意， 也只能偶尔在别
人家的阳台上看到一两株种在花
盆里的凤仙花， 长得也不像原先
在人们庭院角落里那样蓬勃生
机，花开得也稀稀落落的，让人觉
得无法接受， 这些活在大自然里
的植物， 便也和人一样变得娇贵
起来。 然而，在梦里，岁月深处那
渐行渐远的凤仙花， 依然是那样
的质朴和燃烧不息的花朵！

“夜听金盆捣凤仙，纤纤指甲
染红鲜。投针巧验鸳鸯水，绣阁秋风
又一年。”每每读起这些古诗，我的
眼前都会浮现起门前那片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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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在报社实习，如愿
以偿地当上了一名实习记者。 可是
这个职业对于家里来说并不是个让
人放心的职业， 他们总担心我会有
三长两短， 我每天都要打电话告诉
他们我干了什么。

我的实习老师对我很好， 任何
有危险的事情都不让我干，而且但凡
有好事情或者见朋友都会带着我，也
因此有时候我会晚归打车回家。

我妈为这事非常忧愁， 几次都
问我能不能早点回去， 我每次都把
我的实习老师拿出来当挡箭牌。 后
来不管是正事还是私事， 我都说实
习老师在呢， 我妈对我的那些实习
老师耳熟能详， 认为有个可靠的老
师在旁边应该没什么问题。 为了防
止万一， 我妈把和我一起合租的几
个女孩手机号码都要了过去， 便于
查岗。

有一次我妈问我晚上坐出租车
安全不， 我说信阳的出租很安全不
会有坏人的， 如果我碰到就说我是
记者，他敢惹我我就记车牌号曝光。

我妈说那倒可以， 只是有些司机就
是想谋害记者怎么办，我愣住了，我
说那我还是不要和别人说我是记
者，就说我是个汉子好了。

我习惯晚上睡觉关机， 害怕辐
射， 有天晚上我明明给家里打了电
话才睡觉的， 大半夜的时候突然隔
壁屋里的女孩跑来把我叫醒让我接
电话。 我迷迷糊糊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 只听见我妈在那头一个劲地问
我在干嘛，在家里吗？ 后来才知道，

我妈晚上做梦梦到我当记者遇见危
险了，打我的电话打不通，所以只能
打和我同住的女生电话。 他们说我
睡得好好的， 可我妈说没听到我声
音就不放心。第二天合租的女孩说，

昨晚你妈把我们都吓着了， 以为你

家里出事了， 结果是她以为你出事
了， 可是昨晚你自己在屋里睡得可
香。

第二天我说我妈， 大半夜的可
吵着所有人了， 虽然我是最后一个
醒的，以后啥事情可以等一等，天亮
我就开机了。 我妈马上生气地说有
些事情该等吗？ 那种是关于安全的
事情，一刻也不能等。我委屈地说那
好像只是做梦吧！

从那以后我晚上不敢再关机，

我怕会错过那些关心我的人， 我怕
有些人若是找不到我该多着急。

后来有一次去合肥上学， 在去
的头天晚上，我的手机坏了。每次我
到学校后便会给家里打电话， 我说
这次算了吧，我妈说去了找人借，手
机坏了更要打电话。 从家里到学校
的路我已走过很多次， 是根本不会
出问题的，当天中午到了学校，我就
开始整理东西，有的同学出去了，有
的在忙， 我总感觉找人借东西难为
情，所以一直都不好意思开口。我想
从家里到合肥的火车坐过那么多
次，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会有什么问
题呢？ 其他人到了学校都不会给家
里打电话， 我如果借电话打明显就
是家里不放心我， 说明我还是个小
孩儿，我感觉非常难为情。

到了下午， 我才扭扭捏捏地找
室友借来手机，给我妈打电话，她当
时生气地问我是才到吗，我说不是，

我在忙，所以等了等才打电话。我妈
生气地说，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一直
都在盯着手机看，知道你手机坏了，

还以为你路上出事了。 你永远不明
白这种心理， 不过等你以后有了在
乎的人，你就明白“等一等”这三个
字是多么残酷。

我挂了电话， 责备自己是个太
拖沓的人， 有人可以在第一时间把
电话打过来，而我，却把琐事放在第
一位，忽略了真正该在乎的东西。人
生中能有几个人看了你的未接电话
后马上打过来，询问什么事情，不管
何时何地？又有多少人，看了那些未
接电话认为无关痛痒自动忽略掉，

或者想着等一等回过去， 结果等了
多少个日夜后不了了之？

我想，以后人生该做的事情，该
打的电话，再也别说等一等了，等待
只能说明你的不在乎和你的不上
心。人生中很多事情在等待中贬值，

等一等会让人失望，会错过机会，如
果再有什么该问候的和珍惜的情
义，就在此刻全部送出吧！

野菊花

琉璃世界

何燕

别说等一等

情感画廊

李柏林


